
治疗痢疾的临床体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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杆菌性�中医药疗法

痢疾属常见病
，

尤多见于夏秋之交
。

在 日常

门诊中
，

常常遇到一些曾经中西医治疗无效的

患者
，

经笔者治疗后却较快地获得康复
，

因而深

感中医药疗法的优越性和正确掌握运用的重要

性
。

兹就细菌性痢疾的治疗和用药问题
，

谈点临

床体会
。

� 治痢宜苦寒之中佐以辛温
，

不可纯用寒凉

现代医学认为
，

细菌性痢疾是由痢疾杆菌

引起的急性传染病
，

是结肠的化脓性炎症
，

大多

出现热性症状
。

常用的治痢中草药如黄连
、

黄

芬
、

黄柏
、

白头翁
、

秦皮
、

苦参
、

金银花
、

马齿觅
、

地锦草
、

凤尾草
、

穿心莲等
，

皆属药性寒凉
，

既有

清热消炎之功
，

又都有不同程度的抗痢疾杆菌

作用
。

而今治痢疾者
，

似乎形成一种偏见
�

痢疾

皆属热证
，

凡治痢疾只能用寒性药物
，

不可杂以

少许辛温
，

更不可用温热之味
，

如用芍药汤治疗

湿热痢亦要除去肉桂
，

更加金银花
。

殊不知
“
痢

乃湿
、

热
、

食三者
”
���明医杂著���所致

，

它与单纯

的无形邪热治法有异
。

寒凉之剂虽有清肠消炎

之功
，

但无导滞开结之力
，

且寒性凝滞
，

纯用寒

凉
，

反不利于积滞的消除
。

故在苦寒清热剂中加

用少量辛温之味
，

以疏导肠道之蜜结
，

方能热清

湿化
、

积滞消除
，

达到邪却痢止的目的
。

另一方

面
， “
邪之所凑

，

其气必虚
” ，

故痢疾病邪多犯气

虚胃弱之人
。

正如《济生方 》所云
�“
夫饮食起居

失其宜
，

运动劳役过其度
，

则脾胃不足
，

大肠虚

弱
，
而风冷暑湿之邪得以乘间而人

，

故为痢疾
。 ”

在苦寒之中佐以辛温
，

一则可防苦寒更伤中气
，

免致正虚邪恋的慢性痢疾 �再则辛温可以苏脾

醒胃
，
通阳化气

，

振奋脾胃
，

诚可谓两全其美
。

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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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，

笔者平素治疗痢疾
，

很少单独使用苦寒药
。

即使辨证为湿热型痢疾
，
亦宜在苦寒剂中少佐

辛温之味
，

如木香
、

厚朴
、

昊茱英之类
。

中焦素寒

者
，

甚至可加肉桂
、

干姜或附子
。

至于《保命集 》

之芍药汤
，

作为治疗湿热痢疾的常用方
，

其配伍

亦深合苦寒之中佐以辛温之旨
。

故笔者平时应

用芍药汤时
，

恒不去肉桂
。

他如张锡纯之燮理

汤
，

亦清热之中佐以性热之肉桂洲兵部手集方 》

中的香连丸
，

用黄连清热
，

复加辛热之吴茱黄同

炒
，

更配辛温之木香
。

前人这些配伍经验
，

可以

说明治痢不宜纯用苦寒
。

� 治痢宜参用调气活血

痢疾的主症是腹痛
、

里急后重
、

大便赤白脓

血
，

皆系气血郁滞之象
。

邪气搏结肠道
，

脉络受

伤
，

气血凝滞
，

腐败化为脓血
，

故现上述诸症
。

行

气活血药
，

除有开发肠道气血之郁结外
，

尤具消

肿
、

托毒
、

排脓之功
，

因而有利于肠道炎症之消

除和积滞的排出
。

故笔者治痢常于辨证方中加

行气活血药
，

如木香
、

槟榔
、

积壳
、

厚朴
、

青陈皮
、

乌药
、

赤白芍
、

当归
、

桃仁
、

红花
、

乳香
、

没药等
。

其中调气以广木香
、

积壳
、

川朴
、

青陈皮为好 �行

血以芍药
、

当归效佳
。

同时针对病情
，

痢下白多

者重用气药
，

赤多者重用血药
。

至于纯下血痢

者
，

又宜加地榆
、

槐花
、

仙鹤草等凉血止痢之品
。

经临床证实
，

较之单用清肠治痢药疗效有所提

高
，

特别是腹痛一症消失较快
。

从而体会到
“
行

气则后重自除
，

行血则便脓自愈
” ，

并非虚语
，

而

是具有一定实用价值的临床经验
。

� 治痢当以辨证为据
，

不拘新久

前人有
“
初痢宜通

，

久痢宜涩
”
之论

，

撰之临

床
，

亦不尽然
。

初痢虽多湿热积滞
，

但脾虚感邪
、

虚实互见者亦恒见不鲜
。

更有少数一开始即现

虚寒证者
，

临证者慎不可印定眼 目
，

概用清通
。

据笔者体验
，

初痢并非一定要用硝
、

黄通下
，

一

般用清肠治痢药加健脾消导
、

行气活血之品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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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治愈
。

若必须用下
，

亦宜适当配伍健脾药
。

笔

者常以大黄
、

苍术相伍
，

可收健脾化湿
、

清肠导

滞之效
，

且具有攻积而不伤正之妙
。

因硝
、

黄等

虽有清肠导滞之功
，

但若用于体虚感邪
、

虚实夹

杂者
，

非独不能达到祛邪之目的
，

反而徒见其伤

正之弊害
，

其中尤以芒硝为害更烈
。

若过用或重

用寒下峻剂
，

尚可导致津伤气脱之变
。

一般说来
，

痢久体虚
，

宜用补涩之剂
。

但据

笔者所见
，

久痢多为体虚邪恋
，

属虚实夹杂之

证
。

故虽现虚象
，

一般不宜单纯使用补涩之剂
，

以免造成
“
误补益邪

” 、 “
闭门留寇

”
之患

。

如补中

益气汤
、

真人养脏汤
、

桃花汤
、

参荃白术散等补

涩之剂
，

笔者很少单独应用
。

此际多宜虚实兼

顾
、

寒热并用
，

连理汤
、

乌梅丸之类可选用之
。

更

有少数时发时止
，

久治不愈的慢性患者
，

有时尚

可暂用
“
通因通用

”
之法

，

往往可获得根治之 目

的 �但必须具有腹痛拒按
、

里急后重等邪实见

证
，

方可言下
，

否则不可轻投硝
、

黄
。

此类患者
，

因久痢必虚
，

虽有积滞未除
，

也不宜单纯议下
，

必须同时配合附子
、

干姜
、

党参
、

白术等
，

冀其达

到祛邪而不伤正
，

扶正而不碍邪之妙用
。

� 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

痢疾虽有寒热虚实之不同
，

但感受湿热邪

气或食入不洁之物等致病原因则同
。

故医者若

只顾证之寒热虚实
，

而忽视致病原因
，

则有时疗

效往往不够理想
。

笔者在辨证施治的前提下
，

有

时恒加一
、

二味治痢专药或有抑制痢疾杆菌作

用的药物
，

如黄连
、

白头翁
、

马齿觅
、

地锦草之

类
，

以解决基本矛盾
。

这种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

方法
，

有助于提高疗效
。

其他如行气之木香
、

厚

朴
，

行血之芍药
、

当归
，

消积之山植
、

槟榔
，

凉血

止血之地榆
、

仙鹤草
，

收敛涩肠之诃子
、

乌梅
，

皆

有抗痢疾杆菌作用
，

可随症选用
。

� 痢疾的用药宜忌

痢疾用药宜重视性味配合
，

若仅以药物的

功能主治或现代实验研究成果作为选药标准
，

则难免陷入
“
中药西用

”
的歧途

。

例如
，

痢疾之虚

证多为因虚感邪或邪实致虚
，

一般不宜单纯用

补
。

若痢久气虚
，

单用参
、

蔑补之
，

尝嫌其奎
，

笔

者除配合理气药外
，

根据
“
脾气升则健

”
之理

，

常

佐以风药升清
，
往往有较好效果

。

前人升阳多用

升麻
、

柴胡
，

但笔者嫌其性味苦寒
，

不甚宜于中

虚患者
，

故常用羌活
、

防风
、

荆芥之类代之
，

经实

践证明
，

较之升
、

柴疗效尤胜
。

又如痢甚伤阴者
，

多兼湿热未清
，

用药不可纯用甘寒滋腻
，

宜 白

芍
、

乌梅
、

甘草等酸甘化阴药与黄连之类苦寒清

热燥湿药相配
，

实具有厚肠坚阴
、

清热生津之妙

用
。

至于 《千金 》之驻车丸
，

此时多不相宜
。

痢疾较重者
，

多现恶寒发热等症
，

若从辨

证
，

前人多用人参败毒散之类发汗解表
，

称谓
“
逆流挽舟

”
之法

，

据称能表解里和
，

达到汗出热

解痢止之 目的
。

然据笔者体验
，

痢疾之病位系在

肠道
，

痢症出现寒热表证
，

多属兼有湿热炽盛之

征
，

故不宜单用人参败毒散之类辛温解表
，

而应

在上述解表剂中加金银花
、

黄琴
、

黄连之类透热

清肠之品
，

方能获 得较好疗效
。

又痢症初起
，

不论是赤痢还是白痢
，

或赤白

相杂
，

黄连
、

金银花皆可选用
。

痢疾之热是湿热
，

故 可配合苍术
、

厚朴之类疏化之
�“
无积不成

痢
” ，

又宜加山植
、

莱放子消食导滞
�
痢下纯赤色

鲜者
，

为湿热灼伤血络
，

又宜佐以凉血止血之地

榆
、

槐花
、

仙鹤草
�至于白痢无热象者

，

亦不宜纯

用温燥刚剂
，

宜少佐黄连或苦参
，

如平胃散合香

连丸之类可以采用
。

前人治痢有三禁
�

一禁发汗
，
二禁利小便

，

三禁温补
。

其实不必拘泥
，

当以辨证为准
。

但痢

症用汗
、

利
、

补三法与感冒表证用汗法
，

水肿湿

证用利法
，

虚损劳怯用补法
，
又不尽相同

。

汗
、

利

二法不仅要做到中病即止
，

且宜适当配伍
，

使其

刚柔相济
，

免致更伤气阴
。

如出现恶寒发热
、

体

痛无汗等表证时
，

可在清热解毒
、

清肠治痢剂中

选配一
、

二味解表药
，

如葛根
、

羌活
、

防风
、

荆芥

之类
。

若见小便不利
、

舌苔白腻等湿邪阻滞之证

时
，

又宜选择获菩
、

惹苗仁
、

车前子之类适当配

伍之
，

此法尤多运用于寒湿痢
。

至于温补法
，

不

仅可用于虚寒痢
，

也可辨证地佐用于痢疾的各

个阶段
，

只是要经过适当配伍
，

不需禁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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